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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基因库”的人虫大战
姻本报记者 王晨绯

·导读·

从末端治理回归源头控制
姻王晨绯

作家碧野在其创作的著名散文《天山
景物记》里，记载了野果林的绚烂辽阔之
美：春天，五百里的苹果花开无人知；秋天，
五百里成熟的苹果无人采。老苹果树凋枯
了，更多的新苹果树茁状成长起来。多少年
来，这条五百里长沟堆积了几丈厚的野苹
果泥。这篇收入高中课本的美文，让很多人
至今回味无穷。

然而，半个多世纪之后，这片百年老林
却没有敌过一群“外来小虫”，短短十几年间
就被噬咬得满目疮痍，引来各方的担忧。挑
战面前，科学家们为解除这场“虫危机”殚精
竭虑、各出奇招，终于暂时遏制住了“患林”

不断蔓延的趋势。
其实，我国脆弱的生态系统处处隐藏着

类似的危机，野果林的悲剧只是其中之
一———美国白蛾、松突圆蚧、松材线虫等“灭
不掉”的外来生物，正在侵入城市、乡村，危
害我们的家园。

与此同时，我们的防线却隐藏着一些漏

洞：天敌资源调查投入薄弱，天敌与害虫之
间关系研究匮乏，天敌批量化生产仍处于研
究及实验室状态，缺乏经费与科研支撑的防
控工作难以产生明显成效……一个典型案
例是，上海世博会需要十万头瓢虫来进行生
物防治，居然找不到卖家，让人哭笑不得。

生物防控要想取得突破，必须建立上、

中、下游一体的研究体系。
上游，需要进行资源调查，筛选优势天敌

和重要的害虫；中游，需要加大天敌的人工繁
殖、保藏、激活、储备的技术攻关；下游，则要
建立能够及时进行天敌批量生产的工厂。

必须明确的一点是，生物防治不是产业
而是公益事业。我们面对任何可能引发灾害
的害虫都不能掉以轻心。野果林的遭遇再次
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难道只有在不得不出手
的时候，才要被动应对，进而在一次次外来
物种入侵的阻击战中束手无策？

在病虫害防治的道路上，只有回归源
头，及时控制，才是治理工作的基础和根本。

▲肿腿蜂寄生苹小吉丁幼虫
苹小吉丁幼虫

十月以来，本该是丰饶美丽的新疆野果
林，却是一片萧索的景象。入秋后，当地林业
部门的工作人员仍在给饱受病虫害折磨的果
树钻孔打药。这项工作将零零星星地贯穿漫
长的冬季。

在他们看来，这么做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就像给行将就木的人实施安慰措施一样”。

“从 7 月份到现在，80%的野苹果树枝都
干枯了，今年新发的树枝也难以幸免。”当地
人对此情此景已经见怪不怪。

这片总面积达 30 多万亩的野果林，位于
新疆伊犁自治州新源县东部阿勒玛勒乡的南
山坡，是欧亚面积最大、最密集的原始野果
林，遗存下来中世纪 43 个种类树种，其中多为
国内特有野生物种，具有重要的科研和保护
价值。

因为新疆野苹果群落约占野果林总面积
的 90%，中国苹果的品种均孕育于此，所以这
里也被誉为亚洲最大的“苹果基因库”。

然而，在过去近 20 年中，这里一直在上演
着“人虫对抗”的拉锯战，年复一年的虫害侵
蚀着这片亚洲最大的野果林，让葱翠变腐朽，
使密林成秃岭。始作俑者，则是一种体长不足
1 厘米、名叫苹果小吉丁虫（别名苹小吉丁虫）
的外来生物。

错失时机

“在那里，遮天蔽日的树冠密密麻麻，连成
一片，阳光透过叶子的缝隙照在草本层上。野果
林是我见过最美丽、最有意义的群落类型。”在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新时的记忆中，这片野果林
俨然是一处生物群落参差多态的天堂。

然而，如今那里已经面目全非。因放牧破
坏的林下植被区布满了大量蝎子草和荨麻
草，仿似一个城堡。生态破坏严重成为虫害失
控的原因之一。对此，老院士只能扼腕叹息。
在当地引起虫害的害虫主要是苹小吉丁

虫。它又叫苹果暴皮虫，因幼虫蛀害树木主干
或大枝，导致树皮常常整片爆裂，乃至树木枯
死而得名。它在我国分布广泛，黑龙江、吉林、
辽宁、内蒙古、河北、河南、陕西、甘肃、宁夏、
山西、山东、新疆等省区都有它们的踪迹 。
“在新疆，苹小吉丁虫是一种外来入侵物

种。”从事相关研究多年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究所副研究员梁红斌说。
原来，1993 年，伊犁州新源县从山东引进

苹果苗木，未经检疫即进行推广。1995年，苹
小吉丁虫在新源县高潮牧场的苹果定植苗上
首次被发现，此后扩散蔓延至巩留、尼勒克、
特克斯等县海拔 1000 米以上的野苹果林。
一位熟悉野果林的科技专家向《中国科学

报》记者透露，在高潮牧场首次发现苹小吉丁
虫的踪迹后，农业局推广站曾提出要销毁这
批苗木，但当时大家都没有认识到它的危害
性，因而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

1999 年，苹小吉丁虫已经在野果林中暴
发成灾。据伊犁州林业部门调查，2011 年其发
生面积达到 5.8 万亩，占野果林总面积的
40%，枯死的果树达到 1 万亩。
后来，虽然苹小吉丁虫被列为补充检疫对

象，但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虫害不
断加剧蔓延。

错失了几次防控时机，之后，当地人再也
没能“追上”飞翔能力并不强的苹小吉丁虫的
蚕食步伐。
“剪枝焚烧、喷雾打药和钻孔注药等各种方

法都试过了，但虫灾每年仍以上万亩的速度暴
发，救治力量简直是杯水车薪。”伊犁州新源县
科技局局长张建荣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他
已经记不清接待过多少批来治理虫害的专家。
而对待这些专家，阿勒玛勒乡人也从敬仰、期盼
到半信半疑，最后干脆是意兴阑珊了。
“新疆地区缺少苹小吉丁虫的天敌，而野

果林又处于天山北坡气候逆温带，适宜这种
昆虫快速繁殖，形成种群。”中国科学院原农
业项目办公室主任王大生接受《中国科学报》
记者采访时分析说。

天敌“失效”

一种小虫，难住了前来捕杀的各路农业专

家和昆虫学家。
张建荣是学农出身，他早年的毕业论文就

是关于虫害防治研究。但是，“苹小吉丁虫确
实把我难住了。我们曾经专门去大型科技会
议上寻找专家，看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效果
不明显”。

后来，张建荣听说有一种微生物对苹小吉
丁虫有杀伤作用，于是立即联系相关专家，最
后却得知该种微生物还需要在实验室培养，
以进一步观察。

当地科技部门曾想过使用高毒性杀虫剂，
但因为担心带来不利于环境的影响而一直不
敢实施。而且，有关专家也表示，此类害虫主
要是幼虫期在树皮下产生危害，隐蔽性强，对
其进行化学防治十分困难，“实际上，目前还
没有可以大规模应用的高效化学防治方法”。

不用化学方法铲除虫害，剩下的选择就只
有生物防治措施了。

生物防治是利用生物物种间的相互关系，
以一种生物对付另外一种生物的方法，大致
可以分为以虫治虫、以鸟治虫和以菌治虫三
大类。

2010 年 6月，林业专家首次在野果林区
域投放苹小吉丁虫的天敌———寄生蜂，试图
一举剿灭害虫。

寄生蜂一般体型微小，对包括苹小吉丁虫
在内的害虫有较强的天然搜索和攻击能力。
科学家近年来通过实验发现，它们可以在树
皮外“锁定”目标，钻入树皮下搜索苹小吉丁
虫的幼虫，然后在幼虫上产卵、孵化，并最终
杀死寄主幼虫。

据负责放飞和追踪调查的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王智勇博士介绍，当时放飞的寄生蜂
为白蜡吉丁肿腿蜂、落叶松吉丁肿腿蜂和苹
果小吉丁肿腿蜂。其中，苹果小吉丁肿腿蜂是
第一次在这一区域放飞。

不过，当被问及这种天敌的实际控制效果
时，野果林国营农场员工刘新华告诉《中国科
学报》记者，寄生蜂放飞持续了 3 年，但效果
并不太好。他认为，其原因可能在于当地气温
低，导致寄生蜂每年越冬性和寄生率太低。
“气温太低不可能影响寄生蜂的越冬性。

寄生蜂是以卵越冬，只要苹小吉丁虫能存活，

它就能挺过去。”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
访时，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朱朝东
从生物学的角度，提出了他的观点。

朱朝东认为，连续放飞效果不好，原因可
能有几个方面。

首先，苹小吉丁虫是常见的昆虫，在很多
地方都有分布，但都没有暴发成灾，原因即在
于导致成灾的条件欠缺。

比如，虽然新疆冬季气候寒冷，但野果林
处于天山北麓逆温带，恰恰是一个适合动植
物生长的地带。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也给苹
小吉丁虫的暴发提供了条件。而释放的寄生
蜂在野果林的时间还比较短，需要一些时间
来建立种群。
“野果林的植物类型比较单一，为苹小吉

丁虫快速传播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相反，却为
寄生蜂提供了过于单一的适生环境，这也是
天敌难以快速建立种群的原因。”朱朝东对
《中国科学报》记者解释说。

其次，野果林东西绵延 150 多公里，虫害
发生特点差异较大，危害程度也各不相同。这
些都给飞行能力不强的寄生蜂“除害”带来不
便。同时，野果林山高坡陡，人工全面投放寄
生蜂也很难实现。

不过，王智勇最近的观察发现，随后放飞
的蒲螨和平腹茧蜂已经在新源的隔壁县巩留
野果林建群，这或许意味着，过不了几年，当
地情况就会得到改善。

非常措施

苹小吉丁虫有四个虫态：卵、幼虫、蛹、成
虫，其中造成危害最严重的是幼虫。因此，生
物防治的关键在于对其卵期进行控制。但是，
当地关于苹小吉丁虫的监测数据却不足以支
撑防治工作的进行，专家们到了现场还得从
头做起。

资源调查薄弱、基本数据不准确、优势天
敌的不确定性导致生物防控效果杯水车薪。

王大生分析，没有监测数据，虫害大暴发
就无法被及时发现，从而贻误了防治时机。
“每年惊蛰过后，苹小吉丁虫苏醒，在它的第
一代越冬代出现的时候就要开始防控。如果

不控制，第二、三代基本上就很难控制了。”
“天敌和害虫之间存在时间差。这点常常

被人忽视，当时间差过去后，即使是天敌也无
力回天。”

另外，除了资源调查等困难，天敌工厂化
批量生产也存在很大问题。目前，我国只有螟
黄赤眼蜂、松毛虫赤眼蜂等天敌昆虫的批量
生产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其他天敌大都在研
究和实验室状态。王大生担心，天敌的防控率
是有限的，加之寄生蜂的大规模饲养也存在
问题，而野果林面积巨大，虫害一旦处于暴发
期，生物防控将难以力挽狂澜。
“如果将这片野果林作为种质资源，那么

完全可以使用一些化学农药。不过，要作相应
的评价，把使用量控制在阈值范围内，以免对
天敌和环境造成损失。”在接受《中国科学报》
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昆虫病
毒学专家秦启联研究员建议。

迫在眉睫

据了解，目前我国每年农作物病虫害发生
面积达 2.7 至 3.3 亿亩，粮食损失高达 4000
万吨，其中主要虫害多达 1500 种，暴发态势日
趋严重。

林业方面，自 2007年以来，我国主要林业
有害生物年均发生面积超过 1.75 亿亩，成灾
面积超过 1000万亩，年均造成经济、生态损失
达 1100 多亿元。2012 年，全国主要林业有害
生物发生面积 1.7653 亿亩，重度发生面积
1481万亩。

专家预测，未来 10年，我国将进入作物虫
害暴发期,有效开展虫害控制已迫在眉睫。

然而，问题在于，“不是虫子治不住，而是
环境搞坏了。很多地方政府保护心切，越保护
越精细，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这是虫害
暴发的最基本条件”。为此，王大生曾不断呼
吁：要开放式保护，拒绝封闭式保护。

而在技术层面，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生物
防控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生防技术覆盖率
只占病虫害防控措施比重的 5%；天敌控制害
虫的机理等基础研究相对薄弱，且后劲不足。
新疆野果林持续近 20年的人虫大战，恰恰反
映出我国在此领域科研和技术储备、产业发
展的不足。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天敌昆虫

生产及应用的技术手段和天敌种类的多样性
等方面差距还比较大。无论是天敌产品的种
类，还是生产规模，都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
要。”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环境保护研
究所副所长郭晓军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除了生产能力不足外，天敌产品缺乏相应
的标准以及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也
是制约其推广的一大因素。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万方浩介绍，近年
来，农业部、科技部、环保部等政府部门对外
来生物入侵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相关
工作均给予了重点支持，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但这与有害生物入侵及防控的严峻形势
相比仍显不足。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张润志指
出，我国现有的涉及外来生物入侵的法律、法
规及条例有近 20部，均包括了对外来物种管
理的相关内容，但都不成体系，针对性和操作
性也不强，多部法律交叉与衔接不当，导致外
来入侵生物防治工作难以有效展开。

2003 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环
境保护研究所与中科院动物所、植物所及北
京市林业保护站等单位在北京市昌平区流村
镇建设了王园天敌昆虫产业化与农田生物多
样性研究基地，并连续开展了近 10年的合作
研究。通过采用果园生草、自然天敌保护利
用、天敌接种式释放及与其他有机植保技术
协调的集成控制体系，基地里的果园一直没
有使用化学农药和化肥。
“然而，这只是科研试点，目前北京采用

害虫天敌防治病虫害的地区还不到 1%。”王
大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在他看来，在不同区域的各类农业生态系
统中，基于作物—害虫—天敌之间的协调发
展而制定的综合生物防治技术体系和示范工
作亟待加强。

真人 +密室
无法逃脱的魅力

一段剧情介绍后，你和你的同伴被赋予
某种身份，并被指引关到某一间或几间房子
里，通过房间里留下的线索，展开紧张的逻
辑运动，争取在规定的时间内逃出房间。这
就是真人版的密室逃脱游戏。 （20 版）

生活周刊 17~20版

探索周刊 9~12版

小行星
并非地球“末日之星”

在太阳系中，有 1万多个近地小行星，它
们的轨道与地球轨道距离最小达到 0.3个天
文单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小行星对地
球都会造成威胁。在这些小行星中，大约有
1400多个被称为潜在威胁小行星。 （9版）

文化周刊 13~16版

为书画艺术品做科技备案

近年来，中国的书画拍卖市场日益火爆，
但与此同时，源源不断的“假货”也流入这个
市场。如何规范这个“疯狂”的市场，关系到中
国书画艺术品行业的良性发展。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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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弧光中绽放火花
1992 年，南昌大学尚在孕育期，时任江

西省省长的吴官正力邀出生在江西九江的潘
际銮出任校长一职，并且派人“三顾茅庐”，请
他出山。关于这段故事，吴官正退休后曾写下
《三请潘际銮》一文，收入他出版的《闲来笔
潭》一书。 （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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